


我的外交生涯

潘正秀

一、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黄毛丫头

年阴历三月，我在外婆家一间简陋的厢房中降

生。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尽管我是一个女孩，我的父

亲潘礼顺又是外祖父杨家的入赘女婿（有的地方叫“倒插

门”女婿），但是我的外公外婆全家极其善良朴实，我的到

来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倍受宠爱。毕竟我是杨家这

个大家族第三代的“领头雁”。

我外婆家住在南京西郊水西门外雨花台区长江中一

个名叫江心洲的岛上，我的幼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我

的大舅杨有山是江心洲解放前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学的

是法律。我的小舅杨有玉也上了中学，在当时的江心洲

他们都算是文化人。因此，我的教育问题从小就受到杨

氏大家庭的重视，到了入学年龄我准时上了小学，在校也

算是个聪明勤奋的学生。

年，我考取了南京市内的

后来我的父母单立门户，我们家搬到外公家约二里

路外的一条无名沟渠旁，这个地方过去叫“红毛地”。解

放后才正式叫“红庄村”。

一所女子中学，那年暑假我生过一场伤寒病。这场大病，



一床厚

了

元钱太

使我在新学期开学时没能按时去学校报到。因为我喜欢

读书，害怕功课拉下赶不上，我在病尚未痊愈的情况下，

闹着要去上学，我的妈妈只好为我准备行装

厚的棉被及她亲手缝制的其它衣物。被面是蓝底白花的

家织土布，有点象现今时髦的腊染布，这床被面我至今还

把它封存在我家的阳台上，不时拿出来看看。记得我上

学的那天，我的父亲用一根扁担挑着我的铺盖卷和脸盆

等杂物，面黄肌瘦的我跟在后面。确切地说，当时的我是

“红毛地”里走出来的一个黄毛丫头。老师和同学们看我

那个瘦小体弱、可怜兮兮的样子，都很同情我，关照我。

我这个人关键时刻还是能咬牙的，那年，我的功课虽然拉

下

”这个数字的年代，我得

，但大考成绩倒还不错，我记得各科总评得了

分，如果在现在人们极为青睐“

个“

个“

”可是大吉大利。但当时，我只是觉得分数还算

高，心中暗自欣慰，对这 ”倒并没特别在意，更没企

个望这 ”给我带来什么特殊好运。由于我的体育、美

分以上，我术成绩较差，要不然各科总评成绩应该在

爆出的这个冷门，令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

在初中三年中，我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

元钱在南京新街口中央商场买的，现在

年，高中毕业那年我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我

作为解放后江心洲第一个大学生到北京上名牌大学。离

开南京那天，我的父亲又用一根扁担挑着我的铺盖卷和

一个大藤箱，送我到下关火车站。我记得那藤箱是我父

亲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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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秋，当

微不足道了，但在当时也算是我父亲对我的“厚礼”和一

笔不菲的“投资”。在与我一起到北京上大学的那批南京

学生中，看样子就我一人是农家子女，因为没有别的家长

用扁担挑着行李送行的，我的行装也显得比人家都土气。

我离开江心洲到北京上学那天，我的妈妈站在江边

渡口看着渡船慢慢把我带走了，她哭得好伤心，我的亲友

劝她，女儿上大学了，有出息，为什么要哭啊？可是在我

妈妈的心目中北京好远好远，她舍不得宝贝女儿离开她

的身边。她捏着指头算，我要半年后放假才能回来。因

为对我朝思暮想，我走后，妈妈大病一场。北京外院毕业

后，我又被选送到北京大学学习印地语。

我结束了六年漫长的大学生活，即将踏入外交部大门时，

一纸调令把我派到离太阳最近的西藏高原，参加中印边

界自卫反击战，在西藏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琼结筹建俘虏

营，管理印度俘虏并担任译员，我的外交生涯就从这里开

始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尽管在文革

极左思潮中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我认为我还是幸运的，因

为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也是解放后从

江心洲这个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我

还上了两个大学，学了两种外语（英语和印地语），这是我

最珍惜的一份无形的财富。是共产党让我受到了良好的

教育，是党把我培养成才，我永远不会忘这个本。粉碎四

人帮后，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圆了我终生追求的



二、从长江到恒河

政治夙愿。再者，我和我的丈夫刘新生是大学同学，在我

们外交生涯的后期，能同在一个使馆当上大使和参赞，算

是黄金搭档，我们也倍感幸福和满足。我们不断鞭策自

己，要以勤奋努力的工作来报答党，报效祖国。

年

七十年代末期一个盛夏季节，我和我的丈夫曾飞越

喜玛拉雅山，到我国唐朝高僧玄奘西天取经的地方印度

去任职。我对印度这个国家心仪已久。记得

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改名为

月，我在南京市第五女子中学读书时，印度总理尼赫鲁首

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写了一篇

自命题作文《欢迎你，尼赫鲁总理！》。当时我是一个中学

生，还谈不上纵述中印关系的古往今来，但对印度走在街

上大摇大摆的大象神态及妇女身着沙丽婀娜多姿的情景

作了一番非常肤浅的描写，没想到我的那篇作文竟得到

我的语文老师的赏识，曾被贴在墙上供同学们观摩。更

没想到的是，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习时，被外交部选送到“北

京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偏偏在分配我们这批学生

时，领导就决定让我学习印地语（印度官方语言之一）。

我人生的这一转折使我从此与印度文化结了缘。除了常

驻印度一干就是六年外，我在外交部内工作期间又两度

“坐印度桌子”（英语说法），分管印度事务。可以说，我三

四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小半时间与印度打交道。



多座风格

我对印度文化的兴趣包括了我对恒河的向往与敬

仰。恒河是印度第一大河，印度人称她为“圣河”、“母亲

河”。

我们夫妇在驻印度使馆工作期间曾出差到恒河之滨

城市瓦拉纳西，顺道领略了恒河的壮美气势与丰采，对恒

河流域一带的风土、习俗与人情作了一番实地“采风”。

“印中友协”的一位名叫凯坦的先生全程陪同我们夫妇在

瓦拉纳西市及周围地区参观访问了几天。

恒河两岸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谈不上美丽，但很奇

特。房屋都很矮小破旧，道路狭窄，交通无序。我记忆最

深的是神牛在街上徜徉，畅通无阻；大象在挤得水泄不通

的闹市里大摇大摆，无人阻拦。这些被视为神灵的动物

不受任何约束，当然不可避免的就要任意排泄，污染环

境。该城尽管脏、乱，但却是印度古老文化的缩影，是印

度教和佛教圣地，古往今来以其奇风异景，吸引着世界上

不同肤色的游客和香客到此一游。

印度朋友告诉我，瓦拉纳西在印度教徒心目中是圣

城，人一生中至少要去朝拜一次，如能在此“归天”，那更

是死而无憾。在瓦拉纳西你遇到任何人，他（她）都会流

露出对身居圣地，傍倚圣河的自豪与满足。瓦拉纳西居

民说他们有四大乐趣：朝拜庙宇；观赏日出；洗圣水浴；恒

河升天。在这么个区区小市镇里，竟建有

迥异的庙宇和寺院，多数属印度教，其中最显眼的当数湿

婆神金庙。不少庙宇里供奉着恒河“女神”盘坐莲花的神



出，多好看啊！”憨

像。这些寺庙有的金碧辉煌，气势恢宏；有的小巧别致，

造型独特；也有的已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外来香客为表

示虔诚，一般都要花上三五天时间步行到主要庙宇参拜

一番。

恒河日出是一独特的景观，泛舟恒河看日出，那是一

番难得的异国风情。一天清晨，我们夫妇在凯坦先生的

引领下，穿过恒河岸边石头台阶上黑压压一片川流不息

的人群，登上停泊在岸边的小木舟，与“印中友协”的几位

朋友在船上共进早餐。我们仅应酬性地尝了一点甜食，

把注意力集中在太阳将要升起的地方。终于，在万众瞩

目中，霞光似锦的恒河水托起一轮红日冉冉东升，引起了

一片欢呼声，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厚寡言的印度船工见我如此激动，也应和说：“多日没见

过这么好看的日出啦！”从他黝黑的面庞，我看到一个普

通印度劳动人民发自内心对中国人的诚挚情意。在融融

友情的气氛中，我们相互洒了“圣水”，祝愿幸福与安宁。

据神话传说，恒河是天上女神的化身，应人间某国王

要求下凡冲刷其祖先的罪孽并灌溉农田。从此，人们笃

信恒河水是洗涤罪过之圣水。因此，洗圣水浴就成为印

度教徒每天一项重要的宗教仪式。在瓦拉纳西，每天早

晨印度教徒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恒河码头，开始一天中以

洗“圣水晨浴”为中心必不可少的宗教活动。我被岸上和

河边浓烈的宗教气氛及男男女女沉缅于水中的各种洗礼

动作深深吸引。大大小小的庙宇里教乐高奏，经声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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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们手捏念珠，口诵祷词，人们一派繁忙。狭窄的甬道

挤得水泄不通，小贩们的地摊连成一片，竞相出售琳琅满

目的手工艺品，成群的理发师席地而坐，为即将洗“圣水

浴”的人们修整发饰。排列成行的乞丐，其中不乏缺胳膊

少腿的麻疯病人，争先抚摸行人的脚尖，甚至抱着行人的

腿不放，苦苦哀求洗“圣水浴”的善男信女施善行好，我们

作为“老外”也不能幸免。此时，我既担惊受怕，同时内心

也有几分同情与怜悯。记得有一次遇到这种尴尬场面，

我情不自禁地摸摸裤兜，想掏出零钱安抚一下这些不幸

的生灵，可是，站在一旁的凯坦先生急忙把我拉开，他说

这种情况下，你如给钱，会被三五十个人围住。我只好控

制住自己的怜悯心。

我们乘坐的小木舟在恒河中划破层层碧浪，缓缓逆

流而上，各种人在水中的洗礼动作一一映入眼帘：男人们

都是赤膊上阵，下身穿一条短裤，或围一条布巾，站在水

中。其中有人双手抱头，一头扎入水中，喝上一两口“圣

水”又钻出水面，如此反复多次。当时我想，一场晨浴后，

这些恒河信徒们准是灌满一肚子“圣水”。沐浴过后，他

们面向朝阳，作一瑜珈姿势，或盘坐水边，双手合十，闭目

祈祷。女人们有的蹲在岸边漂放花灯，奉祀河神；有的和

衣浸入水中，撩起沙丽的一角轻轻擦去身上的污秽。沐

浴完毕，她们到岸边水亭里更衣，然后提上一壶恒河“圣

水”，婷婷移步，缓缓离去。儿童们除模拟成人做些敬神

动作外，总不免击水嬉闹。但成千上万的成人中，没有一



个人欢声笑语或聊天，也许因为这是一场神圣的宗教活

动吧！恒河晨浴算是恒河的重要一景，而在恒河刷牙也

是晨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项目，奇怪的是，这里的印度人

刷牙不用牙刷，不用漱口杯，而用两手捧水吸到口中，有

的用手指来回在口中搓，有的用树枝在牙齿上蹭。据说，

这种树枝还不是一般的树枝，我曾向朋友要了一根，放口

中尝试了一下，发觉这种树枝的味道苦中还透着几分甘

甜。更不可理解的是，恒河边的印度人刷牙漱口后的水

不吐掉，而是喝下去。我想可能是不愿把点滴“圣水”浪

费了吧！

恒河岸边又是印度教徒圣洁的火葬场。印度人认

为，凡是死在瓦拉纳西，又在此火化后骨灰撒到恒河中的

亡灵，可径升天堂，免受轮回之苦。这就是瓦拉纳西这么

个区区小镇，人口如此密集的原因。一些重病缠身，奄奄

一息的人，孝子贤孙们干脆就早早把他们送到恒河岸边

等死。也有不少尚无至命之疾，甚至身子骨还挺硬朗，囊

中不算羞涩的老者，自己就跑到恒河岸边租间小屋或住

在旅馆，静待寿终之日来临。当然，为数众多家境不济的

穷苦老人，要圆死（在恒河边）梦，只好栖宿在小道、破屋

和河边石阶旁。据说，如死在恒河岸边，身边无家人的死

者，政府帮助收尸，并免收火化费用。有几次我问印度朋

友：“这些身边没有亲人的老人死了，被政府火葬场免费

火化了，他们的子女怎么知道这些亡灵下落何处呢？”他

们好象觉得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几分稚气，因此没有人



亿

认真作答。有的干脆就敷衍我说：“咳，能死在恒河边比

什么都重要。”

不少装着不同档次木材（有钱人一般用檀香木焚尸）

的船只停靠在岸边，待死者家属选用焚尸木材。船边停

放着用五颜六色花布包着的尸体。我曾看到好几拨男子

抬着一具具尸体逐个放在架好的木柴堆上。葬礼仪式开

始，一名祭司做完祷告后，点燃柴堆，火葬场的工人往尸

体上浇一种带有香料的油脂。可想而知，烧焦的尸体味

加上燃烧的木材味和香料油脂味混为一体，会产生一种

什么样的异味！我身旁的印度朋友对此习以为常，他们

照样谈笑风生，但我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适感觉难以言

状，这也是我不能与印度朋友一起在恒河上进餐的主要

原因，但我不能明说。从理性上，我还是为这些亡灵能在

圣洁的恒河之滨“魂归天堂”而高兴。这毕竟是不同国家

的不同文化啊！回到使馆后，甚至在我离开印度后，我还

经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既能尊重印度人的宗教信

仰，同时又对恒河进行必要的疏浚和净化，对周围环境进

行一些治理，否则“圣河”之“圣洁”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

置疑。我想，我的担心是出自一个既热爱自己的母亲河

长江，又痴情于恒河文明的人。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

据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每天排入恒河的工业废水有

升，这还不包括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在河中

洗浴排污，死后又把骨灰撒在恒河内。还有的印度人害

怕把骨灰撒入恒河会与别人的骨灰掺和到一起，到了天



三、亲历菲律宾五次军变

月，菲律宾人民奋起发动“二月革命”，把统年

国，自己的五脏六肺与别人纠缠不清，不能转世。因此，

把全尸推入恒河，任其漂流，加上水中一些大象神牛腐烂

的躯体。我认为这些动物残骸是对恒河流域空气及水质

污染之最。

入夜，我们再度来到恒河边。夜幕下的恒河别有一

番景象：沐浴和敬香的人们都已离去，只见岸边焚尸柴堆

余烬不灭，忽明忽暗，远远望去，犹如秋夜几星萤火。女

人们敬奉河神的花灯，随着粼粼碧波漂浮，恍若夜空中的

点点繁星，岸边金碧辉煌的庙宇，倒映在皎月照耀下的河

水中，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

恒河，我慕名而去，惬意而归。你迷人的丰姿和独特

的恒河文化，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治菲律宾长达

松

年之久的马科斯独裁政权赶下台，科拉

阿基诺夫人在人民的拥戴下登上总统宝座。此后不

久，我们夫妇相继被派往这个当时亚洲的“热点”国家，也

是世界舆论关注的地区任职。我和我的丈夫都分配在使

馆调研室工作。我丈夫任该室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

算是“夫唱妇随”。我们每天阅读大量当地报刊、撰写电

报文稿，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形势紧张时，前往出事地点

了解实情，同其他国家驻菲律宾使馆的同行交流信息，向

国内报告有关事件的前因后果，忙得不亦乐乎，日子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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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在菲律宾工作年至 年多的时间

十分繁忙和充实。

年

年

次军变，其中以 月里，前后经历了

次军变（又称“

日第五

”军变）最甚，其来势之猛，战斗之烈，

伤亡之重，差一点让刚刚诞生的阿基诺新政权夭折。因

个国家在两三年时间里连续发生

为曾经身临其境，这次军变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了。一

次军变是罕见的，而

作为一名外交官，特别是女外交官在驻外工作期间碰上

次军变，看到一些实景，我想也为数不多。我把这段时间

的见闻当作我人生道路，也是我外交生涯中一段可贵而

又不可多得的经历，至今仍回味无穷。

点，一位朋友给我丈夫打来月 日凌晨

电话说：“军人又闹事了！”我丈夫接完电话后立即向使馆

领导作了口头汇报，并根据使馆领导的指示，我们夫妇同

办公室主任一起驱车前往总统府，进行“实地考察”。到

了现场，只见总统府四周一片漆黑，通往总统府大门那条

马路口除了几个行人外，十分冷清。当我们驱车靠近总

统府时，被躲在暗处全副武装的政府军挡驾，不让前进。

我们就站在原地不动，好在从远处也能把当时的情形看

个大概。此时，总统府周围已布满士兵，旁边还停放着好

几辆坦克。突然，我丈夫发现，国内新华社和文汇报派驻

马尼拉的两名记者已捷足先登，在那里进行阵地采访。

在这种场合看到有自己的战友在附近，倍受鼓舞，心里好

象踏实多了。而且他们是记者，行动比我们身为外交官



维拉莫空军基地、电视

的人方便多了，因此，他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实况。

临近中午，约

约

多名军变士兵集中攻打离总统府

公里的阿吉纳尔多军营，并夺占了这座国家军队总

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大本营。这个军营离我们使馆不远，

事发后，我们到军营附近观察了一下形势，只见军营的围

墙被炮火轰塌了好几段，营内建筑物布满蜂窝似的枪眼。

叛军据守在总参谋部大楼内。这时，军变首领霍纳桑上

校开始在阿吉纳尔多军营露面。与此同时，军变部队还

攻占了多处战略和通讯要地

个省的驻军

台和电台，并抢占了一家旅馆作为叛军临时指挥所。菲

律宾官方新闻媒介此时基本瘫痪。叛军掌握了的电台还

在广播消息，我们抱着收音机收听，听到一名女广播员用

低沉的声音在那里播报：⋯⋯全国至少有

多名学生也表示支向叛军倒戈，菲律宾军事学院的

持军变。在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宿务，叛军占领了机场、省

市政府大楼，并软禁了省长、市长⋯⋯。当时给人的感觉

是，军变好象很快要“大功告成”。其他消息几乎中断。

我丈夫很着急，急忙与一些西方外交官取得联系，他们倒

是提供了一些可贵的信息，当时形势确实十分危急。

号电视台，呼吁人民保时

军变的枪声打响以后，阿基诺总统非常震惊，下午

分，她出现在政府控制下的

时，一场

持镇静，劝告军变士兵向政府投降，并发出最后通牒：如

不投降，政府军将用军事手段严惩叛军。下午

平叛战斗打响了。两营海军陆战队和步兵，在飞机、大



奏效。好在

炮、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向踞守在国防部军营的叛军

发动猛烈的“立体式”攻击。政府军官兵右背上都绑着一

块红布作为标记。激烈的炮火使附近的建筑物为之震

动。叛军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政府军几次进攻均未

号电视台还在政府军控制之下。因此，我

们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数架老式轰炸机，向困守在总参

谋部大楼的叛军投下数枚炸弹，并连续发射了空对地火

箭。顿时，大楼陷入一片火海，黑色浓烟直冲云霄。黄昏

前，政府军终于重新夺回这座军事指挥系统中枢，取得了

平叛战斗的决定性胜利。

局势稍稍平定后，一直守在军营外面采访的记者被

允许自由进入阿吉纳尔多军营。当时，我们夫妇与两名

中国记者也一同前往“参观”。只见总参谋部大楼已被夷

为废墟，断垣残壁上，弹痕累累，木制家具仍在燃烧，发出

焦糊味。烧毁的文件柜以及子弹壳、食品盒比比皆是，一

片狼籍。当晚，我又与调研室另一位同事被派往仍在叛

军占领下的一家菲律宾电视台附近了解情况，那里对峙

状况不甚激烈，这可能也是使馆领导把我一个女同志派

去的考虑。我们从一个比较隐蔽的角度，看到现场叛军

占领着电视台，居高临下，政府军荷枪实弹包围了电视

台，双方虽处于两军对峙状态，但关系不算紧张，政府军

有的士兵还嬉皮笑脸地与叛军互相搭讪，有的互递香烟

和香蕉等食品。我对这种场面感到不可思议，按照我的

思维逻辑，这是两个阵营的对垒，应该敌我分明，如果在



时，政府军对盘

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军士兵一定要受到处罚的。当

时我把我内心的疑团对同行的一位同事说了，那位同事

好象没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他轻描淡写地说：“咳，菲律

宾人性格就是这样。”

余人死亡，

从全局来看，第五次军变是菲律宾几次军变中最激

烈的。据官方宣布，激战双方共有 多人

多名官兵参与了军变。那座被炸毁的大楼将受伤，

作为阿基诺总统执政时期粉碎几次军事政变的历史见

证，永远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那次军变平息后，菲律宾报界还在连续报道“

军变始末与内情。据报道，那天上午

拉菲尔身着便衣在现场进行

踞在阿吉纳尔多军营的叛军发起进攻，当时美国驻菲律

宾使馆陆军武官助理列维

干预，他说，大家都是同胞兄弟，何必自相残杀？企图阻

止政府军的进攻。拉菲尔的露骨干涉在遭到政府军的现

场指挥官的拒绝之后，他又游说其他军官，要他们停止进

攻，但均未奏效。此消息见诸报端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阿基诺总统亲自下令外交部和国防部分头进行调查。经

过一系列折冲，菲律宾政府与来访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玛

科斯特及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普拉特终于达成谅解和让

步，由美方将拉菲尔中校调回国。这位中校成了菲律宾

第一个不受欢迎的美国武官。其实，美国使馆插手“

国使馆陆军少校丹

”军变的外交官何止拉菲尔一人？！军变那天凌晨，美

福勒也闯入闹事的维拉莫空军基



到菲律宾任职前，我曾在印

回顾

地，在混乱中他的汽车遭到袭击，多亏车上装有特殊安全

装置，他才幸免一死。同一天，美国使馆陆军武官史佩里

一直呆在政府军临时指挥部克拉梅军营内进行活动。有

报道说，当政府军傍晚向军变官兵发起进攻后，一架从美

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起飞的直升飞机把被围困的几名军

变军官接走，致使他们长期逍遥法外。可见美国对一个

主权国家菲律宾内政干涉之深。

年

年，就

月，阿基诺夫人在人民的拥戴下当上

总统后，菲律宾局势跌宕起伏，事端不断。仅头

先后发生了 次军事政变，而且军变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摆在一位家庭妇女出身的女总统

面前，形势是何等的险恶

甘地夫人崇拜不已，当度工作，我对印度女总理英迪拉

时世界舆论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铁娘子”，而英

次军变，保

甘地比撒切尔还硬，因此印度媒体誉她为“钢娘子”。可

是到了菲律宾，我发现阿基诺夫人比起前两位女强人，其

坚强与刚毅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聪明干练，临危

不惧，冷静果断，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平息了

住了新生政权。她外柔内刚、虚怀若谷，不断在现实斗争

中增强治理国家的能力，迅速完成了从一个大家闺秀、贤

妻良母到一位成熟女政治家，巾帼领袖的转变。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仓皇出走，给国家留下了一

个烂摊子。阿基诺夫人上台后遇到的难题太多，她不仅

未能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旧军队，反而屈服于军方压力，对



四、觐见文莱国王后与王妃

策动和参与军变的官兵采用姑息迁就的怀柔政策，“虽过

次军变发生后，政府对参加军变五关，未斩一将”。前

的官兵未采取任何法纪制裁措施，只是每个人做 下俯

日呈递国书。 年 月

卧撑，“象征性”惩罚了事，甚至还为这些官兵增加军饷或

提升军衔，难怪有人讥讽说，这是“造反有理”。第

第

次和

次军变平息后，政府将叛军集中到停泊于风景优美

的马尼拉湾的一艘船上“关了”一个月，明为“关押”，实为

“有吃有喝”的“水上渡假”，而且警戒非常松懈，以至军变

头目霍纳桑从船上逃跑，长期逍遥法外。至于，多次军变

的策划者与参与者恩里莱除了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也没有人再敢动他一根毫毛，其结果必然使有野心的军

人和政客得寸进尺。这就是菲律宾的政局和政治的奇特

之处。

按照文莱惯例，新任大使到文莱向苏丹陛下呈递国

书后，新任大使夫人要分别觐见王后与王妃，这项礼仪在

别的国家不多见。

年

萨兰国大使， 月

月，我的丈夫被任命为首任常驻文莱达鲁

年

日，即我到达文莱后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接到文莱外交

部通知，当日下午，文莱王后要在王宫接见我。得到这个

消息，当时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到文莱，使馆就向文莱外

交部递交了我要求觐见王后与王妃的照会。两三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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